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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ePindex0][bookmark: bRPindex0]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科技载体平台建设实践与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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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RPindex3][bookmark: PePindex3]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内协同创新主体日趋成熟，但主体间关联性弱、科技成果流动不畅以及转化困难等问题制约其进一步协同创新，为此，从科技载体平台视角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已围绕人工智能等6个重点领域建设一批三地共建联合实验室以及链接三地资本、项目、人才等要素的孵化空间和行业创新联盟，同时借鉴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相关经验可知，发挥科创企业创新主体作用、通过产学研融合机制促进技术转化和通过科技金融体系加速新兴技术发展等是值得粤港澳大湾区科技载体平台建设进一步探寻的方向，基于此提出以创新市场主体、优势学科门类、联合实验室、孵化空间和创新联盟为着力点建设涵盖各类创新主体和创新资源的科技载体平台生态的构想。最后，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载体平台建设，从强化平台创新枢纽地位、构建多产业融合平台以及深耕典型平台三方面给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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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Thinking of Building Technology Carrier Platform for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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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but their furthe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constrained by the weak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s, the poor flow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carrier platform, it is found that at presen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built a number of joint laboratories between the three regions in six key areas, 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the incubation space and industry innovation alliance linking the three local capital, project, talent and other elements. Meanwhil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other three bay areas in the worl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terprises in innovation, promoting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rough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system are further direc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carrier platfor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this, the idea of building a technology carrier platform ecology covering various innovation subjects and innovation resources is proposed with innovation market subjects, dominant disciplines, joint laboratory, incubation space and innovation alliance. Finall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carrier platfor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given from thre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position of the platform innovation hub, building a multi-industry integration platform and deepening the typic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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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22]1  研究背景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是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九市组成的城市群，是国家建设科技创新的重要空间载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优化区域创新环境，突显了协同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构建协同创新体系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科技创新高地的重大举措。
目前关于协同创新体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以载体平台为研究对象的较少。协同创新载体平台是为推动不同创新主体间合作与协同，围绕重大攻关、任务牵引、关键领域发展等目标所组建的创新联合体。这些载体平台可以实体或非实体形式存在，比如实验室、孵化空间和创新联盟等。广东省委和省政府于2019年7月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涉及12条关于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的政策措施；同时，珠三角九市相关政策中均涉及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尽管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已在建立高水平研究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方面有突破性进展，然而高校主要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科研机构以攻克前沿技术为主要任务，企业以确保前沿科技成果顺畅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己任，协同创新主体间的联通要素较弱，如何提高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应用的效率，促进技术与服务有效融合，加强创新主体间的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急剧变化新形势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构建载体平台成为协同创新主体的连接枢纽，充分利用载体平台进行信息互联互通，集中大湾区内资源优势，通过平台实现资源开放共享、互利共赢，解决“谁在协同，如何协同”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研究焦点在于理论、政策创新、协同创新系统等，如张虹鸥等[1]深入剖析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在创新发展水平上存在差距的原因，并提出重点关注创新要素、创新系统、创新网络和协同创新四大方向；李铁成等[2]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各地区政策文件分散、差异性明显及不利于实践指导等问题，研究更具实用意义和突出体系化的专项政策；肖国华等[3]针对政、产、研各方的局限性，提出加入科技服务机构，研究基于互信息的“政-产-研-科”协同创新模式；姜劲等[4]针对产学研模式的局限，提出以科技服务组织为中介，研究科技服务组织对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丁焕峰等[5]针对市场供需不清晰、科技协同性不足等问题，研究创新创业空间下的创新创业孵化服务；林珠等[6]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大型设备共享存在产权属性、设备安全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政策和科研平台建设两方面探讨大型设备开放共享机制。然而，鲜有以促进协同创新一体化建设为目标的研究以载体平台为研究对象。
综上，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主体日趋成熟而主体间联通要素关联性较弱、粤港澳三地产学研脱节等问题，研究载体平台对促进各类主体间科研成果有效流转的作用，以及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一体化建设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bookmark: pindex27]2  协同创新科技载体平台发展现状及启示
[bookmark: pindex28]2.1  大湾区发展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以创新为驱动力的发展态势逐渐明朗，具备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潜力和现实基础，但也存在着粤港澳三地产学研脱节，关境障碍和人才、信息、资金等创新要素跨界流动不畅，区域创新效率有待提升等问题，如何确保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在高校和企业间得以灵活流动，科学技术真正实现从生产供给到应用、消费和反馈的深度对接，并促进科技创新、技术商业化在整个大湾区经济体的创新扩散，成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一体化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有必要努力推进有关机构对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科技计划，共建国家创新平台；推进各地高校、科研院所与各地产学研平台、专业院校和骨干企业的联系和交流，共建合作平台，促进高校、科研机构等研究主体强强联合，全面深化大湾区内各地区的科技产业创新合作，实现创新从研发到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转化。
《广东省科技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发展报告（2022）》指出，截至2022年8月，广东共建有科技企业孵化器1 111家、众创空间1 076家，数量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累计培育上市（挂牌）企业970家，建成面向港澳青年的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超130家，在孵港澳创业团队和企业超1 000个，为超2 000名港澳青年提供孵化服务[7]。《广东统计年鉴（2022年）》数据显示，广东2020年参与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人员达1 175 441人，较2018年增长14.89%；R&D经费达3 479.88亿元，较2018年增长28.66%；研发活动课题数量达263 694项，较2018年增长43.22%[8]。笔者从全球专利数据库incoPat检索可得，2016－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公开数量为149.84万件，数量远超世界其他三大湾区，年复合增长率达17.23%。
大湾区创新主体规模逐渐壮大、科技成果持续产出，为建立并完善科技载体平台与创新主体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的基础。如2016年11月15日，粤港澳高校联盟为实现教育平台融合和教育资源共享而共同发起的非营利性大学合作联盟建设[9]；广东省电驱动力能源材料重点实验室等4家实验室联手共建科研平台以促进大型科研设备共享[6]；粤港澳大湾区图书馆科技文献协作联盟已初步构建大湾区高校图书馆专利检索共建共享服务平台[10]；高校、企业和政府部门联合构建大湾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与支持大湾区青年的创新创业活动[11]，通过融合现有高新技术产业，构建产业链创新平台以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等[12]，有效激发了大湾区创新创业活力。
[bookmark: pindex32]2.2  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发展实践
世界其他三大湾区为更好地促进资源共享与经济共同发展，均能充分利用载体平台进行信息互联互通，集中湾区内资源优势，通过科技载体平台实现资源的开放共享、互利共赢。
李楠等[13]、杨静等[14]和Ma[15]对东京湾区的研究均表明，东京湾区主要依托工业平台、港口协作平台和联合孵化平台形成较为密集的载体平台。一是通过京滨（东京-横滨）、京叶（东京-千叶）两大工业平台构建湾区特色工业体系；二是将千叶港、川崎港等7个港口整合为广域港湾，构建港口协作平台；三是打造世界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研发机构，构建面向产业研发的联合孵化平台。
旧金山湾区的名片和重要载体是硅谷，通过这一平台高度集中技术研发、技术转化、技术市场[16]。卢晓中等[17]的研究和Statista数据库[18]的数据信息表明，硅谷汇聚了如高等院校斯坦福大学、国家级科研机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跨学科研究的校企合作机构斯坦福Bio-X中心等不同类型的研究力量，通过建立产业联盟计划、斯坦福科技工业园等，确保大学、实验室创新资源与工业园、市场等实际产业经济运转之间建立双向流动和对接机制。
纽约湾区利用金融载体平台实现轻工业向服务业快速转型，其中，特色金融小镇成为纽约金融载体的中坚力量，借助金融驱动力构筑了美国东部“硅湾”，成为继硅谷之后美国发展最为迅速的信息技术中心地带[19]。
[bookmark: pindex37]2.3  启示与借鉴
世界其他知名湾区重视产学研合作机制之间的创新驱动循环，确保一般性和战略性合作进入实质性的人才、技术、信息在产学研各类主体之间有效流转；而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独特的管理制下，广东九市与香港、澳门3个关税区流通3种货币，因此存在关境障碍和跨境流通受限等问题，大湾区内各协同创新主体纽带作用弱、利益共同点不明确，区域协同创新主体间存在地域和企业文化差异等导致协同动力不足、流通性受阻。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科技载体平台建设和发展实践带来的经验启示是：湾区经济带的需求侧一般是以市场为主导，通过技术转移平台实现市场资源与企业资源的有效对接，带动科教资源持续扩散与辐射，最终形成区域技术型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不断涌现与崛起的局面，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可从科技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产学研融合机制促进技术转化、科技金融体系加速新兴技术发展等方面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而构建合作发展平台、增强创新主体间各类创新要素的有效流转以及充分发挥科技载体平台的优势将对于提高大湾区创新体系效能发挥积极作用。
[bookmark: pindex39]3  大湾区协同创新科技载体平台初步探索及成效
[bookmark: pindex40]3.1联合实验室
根据广东省科技厅[20-21]公布的信息，大湾区分别于2019和2020年先后启动建设两批共计20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联合实验室”），由粤方单位牵头，港澳有关单位联合共建、实质性参与，实行粤港澳主要参与方联合主任制，通过粤港澳两两合作或三方紧密合作，积极推进重大科学问题和核心科学技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引进、成果转化以及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
一是形成实质性粤港澳主体协同参与。参与联合实验室建设的港澳机构有8家，包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大学。20家联合实验室的共建单位为96家次，平均每家联合实验室由4.8家单位联合共建，其中港澳单位出现42次，占共建单位的43.75%。
二是突出企业主体共性技术攻关优势。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小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琴智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广东雪迪龙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在相关领域具有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全产业链研发实力企业牵头或参与了建设联合实验室。其中按领域划分，人工智能2家、新材料3家、新一代信息技术3家、智能制造3家、环境科创4家、生物医学5家；按牵头单位类型划分，高校11家、医院4家、研究院所4家、企业1家；按牵头单位所在地市分，广州10家、深圳5家、珠海2家、汕头1家、佛山1家、东莞1家；按照港澳参与情况分，香港单位5家参与19家联合实验室建设、澳门单位2家参与13家联合实验室建设。
    三是研究领域聚焦大湾区优势学科门类。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及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围绕6个重点领域建设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包括：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2家（粤港澳人机智能协同系统联合实验室、粤澳先进智能计算联合实验室）；环境科技联合实验室4家（粤港澳环境污染过程与控制联合实验室、粤港澳环境质量协同创新联合实验室、粤港澳污染物暴露与健康联合实验室、粤港水安全保障联合实验室）；生物医药联合实验室5家（粤港慢性肾病免疫与遗传研究联合实验室、粤港澳呼吸系统传染病联合实验室、粤港澳中医药与免疫疾病研究联合实验室、粤港RNA医学联合实验室、粤港新发传染病联合实验室）；先进制造联合实验室3家（粤港澳离散制造智能化联合实验室、粤港澳智能微纳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 粤港澳数据驱动下的流体力学与工程应用联合实验室）；新能源联合实验室3家（粤港澳光电磁功能材料联合实验室、粤港澳中子散射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粤港澳光热电能源材料与器件联合实验室）；新一代信息技术联合实验室3家（粤港量子物质联合实验室、粤港澳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粤港大数据图像和通信应用联合实验室）。从实验室区域分布以及创新网络联系情况看，不同学科门类集聚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工特征：（1）以环境治理、生物医学为代表的基础学科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粤港澳合作，且在协同创新网络中广州作为广东高校、研究机构集聚高地的优势地位得以显现，表现出以广州为核心，广泛联系香港、澳门的三角形创新网络；（2）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在珠江东岸形成了较强的创新集聚带，且在协同创新中表现出以深圳为核心，广泛联系东莞、香港、澳门的带状创新网络；（3）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未来产业仍处于起步期，协同联系较为分散，仅在广州、深圳、香港等极点城市间形成了创新联动；（4）先进制造等大湾区优势产业的创新网络呈现明显的多点集聚特征，表现了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分布的强耦合特征。
[bookmark: pindex45]3.2  孵化空间
孵化空间已成为撬动粤港澳青年创新集聚的核心。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以促进科学技术和创新商业化为宗旨，提供办公服务场地、共享资源设备和提供专业化咨询的科技服务机构，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支撑平台，也是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已成为推动大湾区青年创新的重要抓手。当前，大湾区孵化育成体系发展目标已由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进入提高孵化动能、加速推进产业孵化为主线的发展进程，需要深入推进产业孵化集群培育、大学科技园创新发展、特色孵化载体提升、创业导师扩容提质、在孵企业量质双升、创新创业金融支撑等六大专项行动。与此同时，尽管出现了港澳青年到珠三角创业的热潮，但在粤的港澳元素孵化载体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数量锐减，例如，香港部分创业项目虽然技术含量较高，但是存在对产业链上的需求不了解、产品距离市场应用还有一段距离等问题；而澳门文创领域的创业项目居多，这类项目常常难以达到科技型企业的标准，难以得到政府资助。因此，为了有效串联港澳创业载体、资本、项目以及人才等要素对接合作，进而吸引港澳优秀创业项目来粤落地，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成立了粤港澳“双创”服务专委会，通过联合多家港澳孵化载体组团到港澳等地与创业青年进行深入交流，帮助创业青年清晰了解不同孵化载体的优势以及广东产业布局的特点，为港澳青年提供更多的双向选择机会[22]；同时，向港澳青年推广宣教政府的相关补贴政策，提高港澳青年对大湾区创新创业环境的全方位了解。
[bookmark: pindex47]3.3  创新联盟
战略联盟是为了达到共同战略目标而采用的相互合作、共享利益以及共担风险的联合行动，是多元化途径和战略之一[14]。为有效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和产业资源，自2018年起，大湾区内涌现出大批创新联盟、协会等合作团体，包括粤港澳物联网创新联盟、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协会、珠西科技产业创新服务中心等，形成了科技创新和产业新动力。同时，行业创新联盟也成为了大湾区民间创新组织的一大特色：（1）由广东省通信行业协会、中国移动（广东）、中国移动（香港）和澳门电讯等共同倡导成立的大湾区5G产业联盟，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5G产业发展、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2）广东广播电视台等20余家广播电视机构组建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广电联盟，为粤港澳三地广播电视媒体搭建了合作平台，助推人文湾区建设；（3）由广东科学中心、香港科学馆、澳门科学馆等单位发起建立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馆联盟，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馆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与应用；（4）由香港区块链产业协会、澳门大学创新中心以及广州市区块链产业协会组建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区块链联盟，以推动区块链技术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融合；（5）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通过搭建政商沟通对接渠道，推进科技创新驱动以及企业高效交流合作。大湾区内不同创新联合体的组建，将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企业交流、平台共建、产业融合、创新创业扶持等，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在高校联合创新领域，通过组建高校创新联合体，能够有效推进各自组织的优势或资源整合以及共享。为此，2016年，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共同发起并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联盟，以大湾区高校为主体，以共享、共建与共商为基本原则，以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实现再优化、再配置为目标，着力解决涉及大湾区高校合作与发展问题。为了满足不同领域的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联盟分为综合性联盟、功能性联盟以及区域性联盟等。其中，综合性联盟包括粤港澳高校联盟、粤港澳高校工科联盟等；功能性联盟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联盟、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等；区域性联盟包括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合作联盟等。高校联盟是相对独立完整的共同体，有其自身的特性和维系纽带，但仍显现出契约淡化、协同性不足、合作表面化和合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bookmark: pindex50]4  协同创新科技载体平台建设思考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主体联动、平台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能够发挥粤港澳三地制度、市场优势的发展模式，为推动大湾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bookmark: pindex52]4.1 头部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地位突出
头部企业发挥市场主体重要作用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中的主要创新形式。通过头部企业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企业共建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不仅与行业内中小企业形成了“大手拉小手”的集群创新联盟，而且利用大企业优势能够吸引科技海外投资和高端人才引进等。
[bookmark: pindex54]4.2 联盟组织对于健全创新生态体系作用突出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各类行业间、产业间、高校间创新联盟组织，创新联盟组织的蓬勃发展为整个大湾区营造了创新生态、创新文化以及创新氛围。各级各类创新联盟组织通过举办形式多样、参与主体多元的创新活动，促进了区域协同创新的良性循环。一方面，以高校联合科研院所、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为代表的创新机构为基础科学研发以及与世界开放创新对话提供了有力平台；另一方面，协会创新联盟在粤港澳三地产业招商、科技项目引进、初创企业投融资等方面提供了对话平台，为创新资源要素的高效流动与优势集聚提供了信息渠道与接触平台。
[bookmark: pindex56]4.3 载体平台是协同创新产业化落地关键抓手
各类孵化空间、科技产业园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促进各类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的关键抓手。在发展模式上，各类载体空间主要采取粤澳、粤港共建模式，通过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运营、共同招商，载体平台在资源对接、信息同步、需求匹配方面发挥了较好的集聚优势与规模优势；同时，大部分载体平台与投融资体系、创新辅导之间形成了紧密连接，对于协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发展形成了较好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平台的发展模式已由单边、双边向多边转变，平台服务功能由资源链接转向资源配置，平台合作逐渐由线上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平台体系也逐步由价值链体系向生态体系转变。大湾区内的共建平台通常具备如下特征：一是平台建设初衷均具有共享共赢性。通过平台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主体进行联结和专业化分工，促进合作共赢。如粤港澳联合实验室、青年创新创业及孵化器等载体平台均致力于在粤建设一流创新基地，打造原始创新高地。二是平台具有聚合性与带动性。共建平台不仅聚集了多方参与的创新主体，也聚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源、科技资源，并通过这些资源吸引聚集了大量高端人才，形成合作共赢的社会共享网络。通过主体、数据信息、人才等资源的聚合，辐射相关产业链共同发展，有效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带动了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三是平台具有开放性和生态性。大湾区共建平台不局限于特定主体，也不局限于粤港澳三地，可结合实际创新需求，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吸引各类主体和资源加入，或不断增设新的平台节点，形成相互激励的载体平台生态。
[bookmark: pindex58]5  结论
尽管当前我国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载体平台提供了政策性支持，然而从总体上看，大湾区协同创新的机制体制尚未完善，粤港、粤澳间的协调力度较大而粤港澳三方共同协调的力度较小，在地市级层面深港和珠澳协调较多、珠三角各地市参与港澳协调较少；同时，协同创新资源要素流动不畅成为较突出的矛盾，面临如关境障碍、内地城市和港澳之间差异巨大的技术标准与行业准入标准以及科技企业交流合作受限等诸多限制。基于此，结合广东“十四五”发展目标及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规划，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1）强化科技载体平台的创新枢纽地位，扩充平台组织边界，助力湾区多主体协同。科技载体合作平台建设可以尝试依据战略定位构建多层次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如选择“9+2”城市中的两两城市或多个城市共同打造合作发展平台；同时，着重不同产业间的合作，促进资金、人才和技术在企业和产业间流通，更要拓展产品服务和技术创新合作。
（2）构建实现多产业融合的载体平台，促进跨界融合。基于广东省九市各具特色的定位和发展方向，联合不同城市从不同层面搭建多功能、分布广泛的合作发展平台。按照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医疗教育和生态环境等内容确定探索合作平台内容类型，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未来在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方面的协同发展积累经验。
（3）深耕典型创新平台，发挥平台辐射作用。为提高科技研发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率，以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引领建设技术和产业创新中心等，形成完善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体系；深入探索“广深港澳”科技创新合作发展平台，发挥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和广州南沙重大合作载体作用，带动“一核一带一区”创新协调发展，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合作；共建科技载体平台需聚焦世界前沿科技，发展核心技术，重视强化创新源头，坚持以目标为导向，逐步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推动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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